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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大雷雨仍将大雷雨，，一洗百生尘一洗百生尘””
——《雷雨》发表90周年札记

□祝宇红

从“笑场”说起

1934年 7月 1日，《雷雨》剧本发表于巴金、靳以主编的

《文学季刊》第 1卷第 3期。90年过去了，《雷雨》的故事国人

已熟极而流，蘩漪和周朴园等人成为中学课堂和礼堂里习

见的课本剧人物。今天，还有多少人成年之后愿意打开《雷

雨》剧本仔细展读？据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生不读莎士

比亚，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留下了心理阴影。这虽是玩

笑，但多少代表了经典接受的普遍困境。

即便学校的要求保证了《雷雨》的读者群，近年来，《雷

雨》舞台演出似乎还遭遇了另一种特殊的“困境”——“笑

场”频繁出现。今天，在愿意走进剧场花上几个小时沉浸在

舞台演出情景的观众中，有多少人会在观剧过程中重新认

识世界、打量人生？又有多少人只是仓促相遇，间或发出“不

合时宜”的笑声？

“笑场”问题最突出，甚至成为“事件”被公众关注的，应

该是 2014年 7月北京人艺《雷雨》演出的“爆笑场”事件。当

事的演员和导演都公开表示不解和不满，当时媒体有多方

报道。十年前，被周朴园的扮演者杨立新称为“爆笑场”的，

是人艺为了纪念《雷雨》发表 80周年的“大学生公益场”演

出。2014年 7月 23日晚的“公益场”演出后，杨立新在次日连

发 5条微博对笑场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原以为这样一个

发生在上世纪 20年代的惨烈的悲剧，会打动这些生活在幸

福中的今天的学子们。令人惊诧的是随着台上剧情的发展，

人物关系渐渐暴露，舞台下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乃

至于周朴园向周萍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母你就

忘了人伦天性’……彻底揭开了兄妹乱伦的残酷事实的时

候，台下仍然是笑声阵阵。”导演顾威对此也非常不解：“我

感觉我真是不理解，要求‘人伦天性’有什么可笑的呢？有什

么可爆笑的呢？”

有评论者和研究者将笑场的原因归结为公益场的观众

是年轻、冲动、爱起哄的大学生群体，其实，当我们回顾《雷

雨》的当代演出史，不难发现“笑场”现象几乎很难避免，只

是没有达到“爆笑场”的程度，或者没有经过自媒体的快速

传播成为“事件”而已。比如，在王蒙《永远的雷雨》的记述

中，1997年为了纪念曹禺逝世一周年，北京人艺重新上演

《雷雨》，不仅“周冲给人的感觉如同滑稽人”，周萍的一举一

动，“观众都笑，连他最后为自杀开抽屉拿枪也是引起观众

一阵哄笑”。

今年是《雷雨》发表 90周年，距离“爆笑场”事件又过了

10年，距离曹禺先生逝世已有 28年，全国各地又有多家剧院

和剧团上演《雷雨》。实际上，在观众热爱《雷雨》、一票难求

的基础上，“笑场”现象仍然存在。且慢，难道观众都不买《雷

雨》的账了吗？那他们为何走进剧场？难道是演员都不尽如

人意吗？为何许多观众又给演出打了高分？

“笑场”现象不可笑，反而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背后联系

着导演的理念、演员的表演、观众的接受等诸多面向，更联

系着剧作本身的复杂性。

现代中国悲剧的创生与接受

当代戏剧舞台上《雷雨》演出笑场现象引发争议，甚至

引起表演团队的困惑和愤怒，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家对《雷

雨》的“悲剧”定位。比如，老舍《茶馆》在当代舞台多次上演，

观看过程中观众也会发笑，但那多是会心的笑。《茶馆》一般

被定位为“悲喜剧”，“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观众的笑就是

对剧中“笑点”的回应，证明了演出的成功。与之相比，《雷

雨》确乎是最为典型的悲剧类型。有谁会在观看《俄狄浦斯

王》《希波吕托斯》或者《悲悼》时发笑呢？而这种严肃的现代

中国悲剧，可谓自曹禺《雷雨》始，也以《雷雨》为高峰。

和新文学中的其他文体不同，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其现

代转型开始早、完成晚，过程更为漫长曲折。20世纪初中国

传统戏曲在剧场上较为成功，但剧情大多松散、拖沓，演出

中大多以折子戏这种不完整的戏剧形式呈现；早期现代话

剧向日本和西方学习，剧情完整，但忽视了文学性，大多浮夸

浅陋；以田汉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剧作家取法西方戏剧，文学

性加强，但没有在剧场上获得更多观众；曹禺《雷雨》诞生后，

先在演出上获得成功，继而引起评论家关注。曹禺在悲剧艺术

上的杰出成就，打破了“中国无悲剧”“现代无悲剧”等论调，同

时引发关于《雷雨》“悲剧性”问题的持久讨论。

20世纪初，学者们就曾展开中国传统戏剧有无悲剧的

论争。1913-1914年王国维发表《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

戏曲史》），认为中国戏剧大多是大团圆结局，不过元曲中有

少数悲剧，体现了主人公意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

鲁迅都延续了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大团结结局的批

评，认为中国传统缺少悲剧。徐志摩《看了〈黑将军〉之后》

（1923）、钱锺书《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1935）等，都认为

中国传统戏剧并没有真正的悲剧。

现代文学史、戏剧史叙述中，如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
1949）》，郭富民《插图中国现代话剧史》等，都是从新剧（文

明新戏）讲起，经历学生演剧、春柳社与春阳社等的业余演

剧、民国初年的职业化新剧，经历新文化人对戏剧改良的讨

论、1925年余上沅发起的“国剧运动”，经历欧阳予倩、熊佛

西、田汉等人的创作实践，才迎来曹禺所创生的现代中国悲

剧。这些著作都将话剧视为新生事物和现代戏剧的主导形

式，将曹禺的《雷雨》看作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现代话剧剧

场艺术确立的标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批评家和学者对曹禺悲剧的关注

点在于“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问题剧”之间的矛盾

与张力问题。论者往往肯定曹禺戏剧中社会问题剧的内容，

同时将曹禺戏剧中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也追根溯源统辖

在社会问题剧的命意中，批评曹禺没有将社会问题剧的主

题贯彻到底。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1936）、周
扬的《论〈雷雨〉和〈日出〉》（1937）、吕荧的《曹禺的道路》

（1944）和杨晦的《曹禺论》（1944）都是这一思路。

1980年代以来，田本相基于发掘剧作家生平第一手材

料所进行的曹禺研究，钱理群侧重戏剧接受史与演出史的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剧作新论》、邹红的《曹禺剧作散

论》，都重视作家的传记资料，并将作家的精神史与创作联

系起来，更多强调《雷雨》是以蘩漪为主的现代个人悲剧。这

是当代舞台出现多个版本“没有鲁大海的《雷雨》”的原因所

在，也是 1989年之后北京人艺的夏淳导演改变了 1954年以

来自己以周朴园为核心人物的导演方式，改以蘩漪为第一

主角的原因。

夏淳导演的 1989年演出版本，在后来顾威等导演的复

排中一直得到延续。直到 2021年，濮存昕和唐烨联合导演新

版舞台剧《雷雨》，才重新将周朴园调整为第一主角。从两位

导演的介绍中可以窥见，这种调整意味着他们对剧本理解

的侧重点又有所偏移。唐烨注意到《雷雨》早期版本中周萍

自杀的枪是鲁大海从矿上捡来的，这指向作者构思伊始包

含的“命运悲剧”元素。在早期版本中，《雷雨》中只有鲁大海

在罢工现场捡到的一把手枪，后来他交给了周萍，剧终周萍

用这把枪自杀。这把手枪让戏剧蒙上一层宿命的面纱。而在

1954年之后北京人艺的各版本演出中，周萍的枪都是周朴

园给的。这是 1954年《曹禺剧本选》出版时，曹禺为了适应新

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修订的，突出阶级对立意识。北京人艺的

演出一直沿用这个情节设定。

此外，濮存昕提到《雷雨》初刊本中侍萍有一句台词：

“朴园，你找侍萍吗？侍萍在这儿。”他强调，后来的版本都删

去了这句令人心酸的话。其实，这句台词在 1954年《曹禺剧

本选》之前的各版本中都存在，甚至在大刀阔斧改动得面目

全非的 1951年《曹禺选集》开明版中也保留着。直到 1954年
《曹禺剧本选》，这句台词才开始改为：“你自然想不到，侍萍

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也不认识了。”不过，在 1984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雷雨》单行本中，曹禺再次修订，改回了

“你找侍萍吗？侍萍在这儿。”北京人艺的剧本一直延续的是

1954年的演出版本，所以濮存昕和唐烨才对这句台词感到

陌生。而这种对人情的看重和理解方式，显然侧重了《雷雨》

中通俗剧一面所包含的家庭伦理剧向度。

《雷雨》的四面

其实，《雷雨》是一部太繁复的悲剧，它的成功和“隐疾”

都和剧本过于繁复有关。当代观众的“笑点”也源于这种复

杂，这里的复杂不是指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因为同样人物

多、关系乱的剧本也有；也不是指运用序幕和尾声营造了一

个戏剧套盒结构，因为《雷雨》的演出往往舍弃了序幕和尾

声。《雷雨》的复杂在于它嵌套了四种不同的戏剧类型，同时

运用佳构剧的技巧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最先为观众感知的是《雷雨》包含的通俗剧内容，即周

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与意外重逢。在朴园和侍萍的故事

中，当侍萍见到 30年未见的大儿子周萍时，周萍完全不认识

她，还打了同样不认识的亲弟弟大海一巴掌，侍萍此时面对周

萍说出那句经典台词：“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

子？”为当代传媒中不胜枚举的“谐音梗”包围的观众，笑了。

《雷雨》又包含着两个古典悲剧，先有周萍和蘩漪之间

“继子继母”的不伦关系，后有周萍和四凤之间的兄妹乱伦。

前者继承了从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拉辛《菲德拉》一

直到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的西方“继子继母”爱欲冲突的

悲剧传统，后者则映照着索福克勒斯《俄瑞斯忒斯》到奥尼

尔的《悲悼》一脉相承的“兄妹乱伦”悲剧。在周萍的故事里，

当周朴园让他与侍萍相认，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不要以为你

同四凤同母你就忘了人伦天性”时，观众笑了。

《雷雨》还包含着追求个性与自由的现代悲剧/个人悲

剧，即蘩漪（也包括周冲）的故事。蘩漪是中国现代的“娜

拉”，她有娜拉一样拒绝做“母亲”、要逃离夫权专制家庭的

冲动；蘩漪也是中国现代的“海达·高布乐”，她不能得到所

爱，甚至有着干脆毁掉所爱的激情。当舞台上周萍第一次上

场，正和周冲对话的蘩漪叫了一声“萍”时，观众笑了；当周

冲为救四凤触电而死，伤心欲绝的蘩漪喊出：“冲儿，你该

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时，观众又笑了。

周冲是曹禺亲自认证的“堂吉诃德式”幻想家，有着契

诃夫《海鸥》中特里波列夫一样的梦想和不切实际。他对四

凤说：“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

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

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

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

天边飞……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

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正像特里

波列夫对他爱着的妮娜说：“表现生活，不应该照着生活的样

子，也不该照着你觉得它应该怎样的样子，而应当照着它在我

们梦想中的那个样子……”当然，不难想象，当舞台上的周冲

说着梦想的台词，当他天真地要和鲁大海“拉一拉手”，当他对

周萍说“哥哥，你把她带走吧”，观众哄堂大笑了。

自然，《雷雨》还包含着社会问题剧和革命悲剧，即周朴

园和鲁大海这一对亲生父子却各自代表劳资双方的激烈冲

突。在他们的故事里，当代观众似乎没有什么好笑的。倒是

当代导演觉得鲁大海的故事没什么好讲，戏剧舞台上出现

了多个“没有鲁大海的《雷雨》”版本。这是 1930年代的导演

和观众不会想到的。看看 1938年方沛霖编导的电影《雷雨》，

硬汉王引扮演的鲁大海竟然在母亲侍萍的要求下喊了周朴

园一声“爸爸”！显然编导、演员都把这部戏理解成家庭伦理

戏了。当代观众看了这样的电影场面，估计也会笑起来了。

的确，现今《雷雨》的“笑场”，更和观众的接受有关。在

上述《雷雨》包含的四种戏剧类型中，通俗剧和古典悲剧的

“人伦天性”被笑，因为当代观众不再无条件地承认这两类

戏剧内核所包含的严肃性/严正性的一面，即血缘关系/亲缘

关系的自然正义的绝对性不存在了，对于“不可知的命运”

的绝对敬畏也不存在了。让道貌岸然的周朴园高喊“人伦天

性”，更让当代观众感到反讽。而现代个人悲剧中蘩漪和周

冲被笑，无疑说明在启蒙思想中被视为无可争议的“个体幸

福的终极目标”的正义性，也显得幼稚单薄了。而对于朴园

和大海之间的劳资冲突的“社会问题剧”部分，观众反而没

有异议，显然这里包含的社会正义毫不含混，没有产生歧义

的空间，也就没有“笑点”。

如果说当代的观众只在不远不近、清晰透明的社会正

义问题上具有一致性，而对切身的人情伦理和终极的天命

拷问有所隔膜，那么，《雷雨》问世伊始面对的观众也未尝不是

如此。这样来看，当代的笑场很难说是个后现代的问题。而《雷

雨》，恰恰试图用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方式去震撼这样的读

者和观众，让他们“发现”和“进入”别一种“悲剧”境界。

佳构剧的夺胎换骨

《雷雨》固然是经典，不过如鲁迅曾指出的，《红楼梦》的

命意也会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不同。当代读者和观众调

侃已成“烂梗”的“有情人终成兄妹”，将“继子继母的冲突”

戏谑为“小妈文学”，包括《雷雨》中过于复杂、过于巧合的人

物关系也为人诟病。其实这些都与曹禺自己在创作之后就

不满意的佳构剧窠臼有关，他称之为“la pièce bienfaite一类

戏所笼罩的范围”，“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而《雷雨》最初在

舞台上获得成功，也仰赖这样的佳构剧技巧。曹禺正是用佳

构剧（也叫巧凑剧）的技巧，整合拼接起了古典悲剧、现代个

人悲剧、社会悲剧（社会问题剧和革命悲剧）这些沉重的主

题，同时引发普通观众的兴味。

《雷雨》运用“发现”和“突转”来营造戏剧冲突，发现和突

转既是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希腊悲剧的重要手法，也构成佳构

剧的重要戏剧技巧。佳构剧更是设计出通过偶然的偷听来发

现、通过具体的道具（如信物、书信、手枪等）来勾连发现与突

转等一整套完备的戏剧“套路”。《雷雨》涉及到蘩漪、周萍、周

冲、四凤之间复杂的多角恋情，这种多角恋情的情节模式也是

佳构剧常用的，佳构剧鼻祖法国剧作家斯克利布（Eugène
Scribe）的《一杯水》《雅德莉安·乐可娥》都用到了这种结构。

不过，《雷雨》之所以能被当时的观众接受，更重要的是

它对中国早期现代佳构剧多有继承。可以说，从陆镜若的

《家庭恩怨记》（1912）、徐卓呆的《母》（1916）、陈大悲的《幽

兰女士》（1921）、白薇的《打出幽灵塔》（1928），一直到欧阳

予倩的《屏风后》（1929），这些早期现代佳构剧及其文学谱

系铺就了《雷雨》诞生的土壤。《雷雨》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

明的人物形象，同时有着几组错综交织的人物关系与情节

结构，形成几个不同的家庭伦理、社会批判主题。这些人物

形象、人物关系、情节结构、批判主题，可以在上述中国早期

现代话剧中找到雏形。

《雷雨》中的专制家长周朴园，在外有着董事长的社会

地位，在家庭中有着不可挑战的老爷威严。与此相应，中国

早期现代话剧塑造了一系列类似的专制家长，比如逊清的

通带官、辛亥革命后南京总统府的禁卫军军长王伯良（陆镜

若的《家庭恩怨记》），开医院的平宝瑚（徐卓呆的《母》），老

辈留学生、北京城的阔人丁葆元（陈大悲的《幽兰女士》），土

豪劣绅胡荣生（白薇的《打出幽灵塔》），道德维持会会长康

扶持（欧阳予倩的《屏风后》）等等。《雷雨》中，以周家为中心

形成几组戏剧冲突：专制家长对妻子孩子的压迫，继母继子

之间的私情与恩怨，偶遇年轻时始乱终弃的女性，以及由此

偶遇引发的私生子（或失散的孩子）的认亲、亲兄妹之间乱

伦关系的发现、儿子的自杀等等。这些戏剧冲突可以分别在

上述戏剧中找到对应的情节和主题。

《雷雨》与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的某种亲缘关系其实早

已为戏剧史学者关注，《雷雨》的主要人物及其关系设定在

白薇剧中都能找到对应。《打出幽灵塔》发表于 1928年，这正

是曹禺自述开始构思《雷雨》的年份。白薇将剧本设定为“社

会悲剧”，故事背景为北伐期间。土豪劣绅胡荣生有一子胡

巧鸣、一养女月林。胡荣生不仅克扣农民工钱、打伤讨工钱

的农民、私下贩卖鸦片，还垂涎养女月林。郑少梅是胡荣生

的妾，她在革命风潮中向妇女联合会提出离婚，于是处理离

婚手续的妇联委员萧森来到胡宅。萧森遇到胡荣生，赫然发

现对方正是早年强暴自己的恶人，而月林是自己被强暴所

生的女儿。但萧森没有声张。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委员凌侠

来到胡宅，搜查有关贩卖鸦片的证据。剧中凌侠和胡巧鸣都

爱月林，而少梅则对年龄相近的继子巧鸣有着微妙的情愫。

无耻的胡荣生欲对月林用强，巧鸣拦阻中被杀，亲眼目睹的

月林由此得了疯病，被囚禁起来。最终，管家贵一挺身而出，

原来他一直爱慕萧森、隐瞒身份潜伏在胡家。在贵一帮助

下，萧森、凌侠、少梅等人一起解救月林，查出了鸦片，疯狂

的胡荣生被萧森击毙，但月林中了胡荣生的枪弹，死在母亲

怀里。可以看到，胡荣生对应周朴园，郑少梅对应蘩漪，巧鸣

对应周萍/周冲，月林对应四凤，萧森对应侍萍，凌侠对应鲁

大海，贵一对应鲁贵，两剧的人物关系确乎有着高度相似

性。然而，《打出幽灵塔》凸显的是佳构剧的意外巧合、社会

问题剧的革命冲突、感伤主义的泛滥抒情，而《雷雨》中的 8
个人物各有其不同的悲剧命运。

如果说，周朴园的道貌岸然、侍萍遭遇的始乱终弃、四

凤的脆弱无辜、周萍的压抑扭曲、周冲的青春冲动，类似人

物的塑造在早期现代佳构剧不无先例的话，那么，蘩漪和鲁

大海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则体现了曹禺所开创的新主题。把

《雷雨》放在与早期现代佳构剧的对比视野之中，才能更真

切地认识到它所取得的成绩。比起郑少梅，蘩漪有着更热

烈、更深沉的情感，同时也有着更多的身份上的矜持与羁

绊。蘩漪不无阴鸷执拗，然而她心底有岩浆燃烧，她渴望冲

破束缚她捆绑她的无形枷锁，她能够喊出：“我的心，我这个

人还是我的。”比起一方面纠结于三角恋情、一方面又因看

到革命黑暗面而牢骚满腹的小布尔乔亚凌侠，鲁大海不无

粗鲁莽撞，然而他疾恶如仇、强悍有力。蘩漪和鲁大海正是

代表了“雷雨”般“原始”“野蛮”之力的“新人”，“不是恨便是

爱，不是爱便是恨”，是以前的中国戏剧中不曾有过的形象。

而他们的故事也就分别形成了两种现代中国悲剧。

蘩漪代表了现代个人悲剧，她偏执地追求个人幸福而

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不幸触电身亡，想要死死抓住的

周萍开枪自杀，蘩漪终于成了周朴园预先宣判的“疯子”，大

海则代表了一种革命悲剧。根据雷蒙·威廉斯对革命悲剧的

理解，他指出，革命的理论起源和行动都是悲剧性的，“因为

它的斗争对象既不是上帝或无生命的物体，也不是简单的

社会制度和形式，而是其他的人。”当“其他的人”是革命者

的亲人时，革命者必然不能“认亲”。在这一逻辑下，《雷雨》

尾声中大海已失踪十年，他不仅不可能认父，就连面对停留

在旧秩序里的母亲，他最终也只能不再相认。

如果说，佳构剧中过于离奇的巧合情节和人物关系容

易让当代观众由“出戏”而“笑场”，那么，这种情况无疑说明

当代观众对导演、演员处理古典悲剧、现代悲剧和通俗剧的

典型情节的要求，比早期观众要大大提高了。而曹禺把这么

多不同类型的戏剧情节熔铸在一部剧作之中，确实对表演

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在剧本中，尚且可以通过作者如数家珍

的自序、特别设置的序幕和尾声、详尽深密的人物小传和舞

台提示来浇铸这几种互有张力的戏剧情节，来凸显人物的

悲剧命运，而到了舞台上，导演和演员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

内突出某一种戏剧类型及其人物和主题，难免顾此失彼。

另一方面，观众的“笑”，有些本是剧作家曹禺为调节悲

剧压抑的气氛而设定的，比如鲁贵的鄙俗言行、周冲的天真

举动。更多的“笑场”，不是源自剧作家的创作动机，而和导

演、演员的处理方式有关。比如，1950年代朱琳扮演鲁侍萍，

她开始在舞台上对周萍说“你是萍”的台词时，也引发了笑

场。后来，她经过仔细揣摩，调整了语调和语速，处理方式变

了，观众也就不再笑了。而周冲的扮演者董行佶，在 1950年
代的排演过程中写了厚厚的创作手记，做了广泛的资料研

读，在不断地与导演和对手交流中寻找人物的自我感觉，他

的舞台表现赢得了同行和观众的一致认可。这令人联想到

契诃夫《海鸥》一剧的演出史。《海鸥》最初被搬上舞台时，因

为导演和演员都没有处理好表演方式，这部剧初亮相收获

的是惨败，契诃夫为此久久陷入挫败感之中。后来，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重新排演《海鸥》，准确捕捉并传递了契诃夫戏

剧的精神内核，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面对经典作品，优秀的演员应该“永远在路上”。年少时

扮演过周冲的黄宗江，85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神往而熟练地

背出“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

虚伪，没有不平等”的台词；从 1954年开始扮演了几十年周

朴园的郑榕，到了 2006年写文章时依然觉得自己交上的是

一份“未完成的答卷”……

伟大的追寻

年轻的曹禺在他创作第一部剧作时，胸中洋溢着如火

热情，执着于发出对人生、世界与宇宙的追问。他用上了自

己 20多年生命的所有积蓄，在创作中迸发出昂扬的少年激

情，试图在一部戏里同时拷问个人正义、社会正义和永恒正

义。他知道自己想得太多太多，于是试图统辖起所有这些切

近和超越的追问，在《雷雨》的序言中竭力说明自己，用带有

人类学色彩的“自然法则”来审视人情伦常、社会问题和终

极天命，用原始主义的蛮性和强力来打破昏聩因循、柔靡衰

败的文化惰性。

曹禺的追寻终其一生。

曾经先后扮演过周萍和周朴园的苏民，讲过这样一件

事。晚年曹禺有一次很急地打电话给他，说自己想好了一个

剧本要和他好好聊聊。那个剧本叫作《孙悟空》，讲的是悟空

护送唐僧到了西天，如来佛要封他斗战胜佛，悟空拒绝了，

只求去掉紧箍咒、返回花果山。如来答应了他的要求，悟空

兴奋异常，翻起筋斗云，直奔花果山而去。路上忽见一处跟

花果山毫无二致的所在，悟空停下来，流连许久，看得高兴，

忍不住从脑后拔下一根毫毛，变作墨笔，在山上题写“孙悟

空到此一游”。刚刚收起毫毛，悟空忽然听到耳畔传来熟悉

的笑声，“哈哈哈，猴头……”

苏民讲到这儿，眉头紧锁，“这部戏到这儿就结束了。”

《雷雨》并不完美，但接近伟大。曹禺也是。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90年前，年仅24岁的曹禺在《文

学季刊》上发表了四幕悲剧《雷雨》，

精致的结构、复杂的矛盾冲突、耐人

寻味的台词，充满了戏剧张力。《雷

雨》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郭沫若

称它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茅

盾回忆《雷雨》盛况，也以“当年海上

惊《雷雨》”赞扬演出的轰动，一部既

“经得起读”，又“经得起演”的经典之

作诞生了，同时也宣告了一位伟大的

剧作家开始于剧坛崛起。

《雷雨》创作于 1933 年暑假期

间，彼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万家宝

（曹禺）即将毕业，《雷雨》是他构思已

久的一部剧作，在学校图书馆里他开

始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剧本完成

后，他把稿子交给好友靳以。当时靳

以正准备和郑振铎、巴金等人创办刊

物《文学季刊》，稿件在其抽屉里压了

一段时间，后来靳以把稿件转交巴

金，巴金读后力荐，《雷雨》得以在《文

学季刊》第 3期刊发。1936年 1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雷雨》的单

行本。

话剧自传入中国后就开启了本

土化的历程，但一直缺乏经典的原创

剧本。《雷雨》问世后，90年来无数次

被搬上舞台演出，其研究资料可谓浩

如烟海。《雷雨》在中国话剧史上无疑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被认为是中

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直至《雷雨》

问世，“中国有自己的戏可以演了”。

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雷

雨》全剧以两个家庭、8个人物的恩怨

作为主线。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随着鲁大海、侍萍等“闯入者”形象得

以展开，伪善也不乏重情义的立体多

面的周朴园、被冷漠家庭压抑和追寻

爱情而不得的繁漪、忍辱负重多年归

来的侍萍、厌恶过去所作所为并企图

离家的周萍、受新思想影响的懵懂少

年周冲、单纯而又善良的鲁四凤、遇

压迫奋起反抗的工人鲁大海、爱占小

便宜且有不良嗜好的鲁贵等，在多层

面的矛盾冲突中，这些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一一呈现。所有的矛盾都在

雷雨之夜爆发，话剧《雷雨》触及了深

层的社会、时代问题和世间复杂的人

性，剧情扣人心弦，语言精练含蓄，称

得上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

《雷雨》中间四幕的剧情集中在

一天之内，在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两

个场景中展开，明线是周朴园回来处

理矿上罢工事宜、周萍要离家去矿

上、侍萍归来等，暗线是后母繁漪与

周家长子周萍恋爱、周朴园对侍萍“始乱终弃”

等，周鲁两家人几十年复杂的矛盾纠葛一一揭

开。剧中8个人物之间的冲突交织成众多的矛

盾冲突线，有周朴园和繁漪、周朴园和侍萍、周

朴园和鲁大海的冲突，还有繁漪与周萍、周萍与

四凤、周萍与鲁大海、侍萍与鲁贵之间的冲突，

形成错综复杂大小不同的戏剧冲突。众多的矛

盾冲突彼此交织，交替发展，谱写出一出震撼人

心的悲剧。《雷雨》的序幕和尾声距周公馆事件

发生十年后，周朴园照顾疯了的繁漪和侍萍，结

合序幕和尾声来看，如曹禺所说“我不能清明明

了地说，我是有意识地想要匡正什么，或讽刺、

攻击什么。有时，我也相信，也许是某种模模糊

糊的感情的驱使、流露出一种受压抑的愤怒，并

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进行了谴责”，我们对《雷

雨》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又有不同的感受。

剧本发表当年的12月，浙江省上虞县春晖

中学举办校庆纪念会，在学校大礼堂演出了话

剧《雷雨》，演员为春晖中学学生景金城、胡玉堂

等。这是《雷雨》的首演，因是学生演剧，影响范

围有限。1935年4月27—29日，由中华话剧同

好会在日本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了《雷雨》，

由当时留日学生杜宣、吴天、刘汝醴任导演，国

内外均有相关评论和报道，演出影响较大。因

考虑剧本演出时长，这次演出把序幕和尾声去

掉了，只保留了中间四幕，在文章《〈雷雨〉的演

出》中，吴天谈到他对剧本的理解，认

为“首尾都是多余的”。序幕和尾声

的删除引来曹禺的强烈不满，他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雷

雨》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对命运悲

剧的抒写，“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

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

可言喻的憧憬”，曹禺尤其提到，《雷

雨》“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表达了

对导演曲解剧作主题的强烈不满。

1935年 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

孤松剧团在学校大礼堂演出了《雷

雨》，也是学生演剧。同年10月，中国

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影戏院演出话剧

《雷雨》，全剧演出时长达5小时之久，

晚上七时三刻开幕，约在夜深一时演

完。这是第一个职业剧团演出《雷

雨》，演出大获成功。后中国旅行剧

团在天津、上海等全国各地演出《雷

雨》，均上座极佳，成为中国旅行剧团

屡演不衰的“看家戏”。

两年之内，《雷雨》的演出已遍布

全国各地。1935 年和 1936 年，国内

创作剧本中演出次数最多的是《雷

雨》，共有五六百次之多，“其谨严的

编剧技巧，不能删去一字的漂亮剧

词”，在当时“造成中国剧本之最高上

演纪录”。

在《雷雨》演出史上，1937年 1月

中国戏剧学会在南京的公演需重点提

及，这是剧作家亲自担任角色的一次

演出，曹禺饰演剧中的周朴园、马彦

祥饰鲁贵、李萱饰四凤、戴涯饰周萍

等，导演为马彦祥，阵容极整齐，演出

获得轰动。至1937年，《雷雨》先后在

北平、天津、南京、汉口、长沙、南宁、

南昌、上海等全国各地的业余和职业

戏剧团体相继排演，在当时国内创作

的剧本中，《雷雨》是一个比较完善且

最能获得良好舞台效果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雨》

成为一些院团的经典保留剧目。

1954年 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了夏淳执导的《雷雨》，演员有郑榕、

朱琳、苏民、于是之、胡宗温、董行佶

等，此剧1979年和1989年两次重排，

1997 年、2004 年复排时，导演为顾

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演出至今的北

京人艺版《雷雨》。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也在1956年把《雷雨》搬上舞台，导

演方沉，此后几代演员不断创排，也

已成为天津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

《雷雨》的当代价值也在不同导演

中得到诠释。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

剧院演出王晓鹰导演的话剧《雷雨》，

征得曹禺同意，删除了鲁大海这个角色，挖掘出

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2003年徐晓钟导演的

“梅花版”《雷雨》、2004年陈薪伊导演的“明星

版”《雷雨》、2007年王延松导演的“诗意版”《雷

雨》等，都各具特色。

《雷雨》发表后，剧本先后被翻译成日语、越

南语、马来语、韩语、英语、法语、德语等，超越时

空界限，《雷雨》在世界各地演出，不断被阐释和

演绎，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艺术生机与活力。

与此同时，《雷雨》也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样式，

1938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出品了方沛霖执导的

影片《雷雨》，1996年李少红、曾念平执导的电

视剧《雷雨》播出。此外，《雷雨》还被改编成沪

剧、黄梅戏、京剧、评弹、芭蕾舞、现代舞、音乐剧

和歌剧等，促进了不同艺术样式的融合与借鉴。

今年是《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山东省话剧院、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宝山沪剧团）等都

演出了话剧《雷雨》。90年来，《雷雨》培养、锻炼

了一代又一代导演和演员，无数的导演和演员

对剧作和其中的角色进行解读和阐释，在新的时

代语境中发掘经典的当代价值，传达给不同年代

的观众。《雷雨》这样“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

剧”，其不朽的戏剧生命力彰显了经典的无限演

绎和不断创新的永恒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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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

1934年 7月，该剧本发表于巴金、靳以主

编的《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轰动剧

坛，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重要标

志”。1936年 1月，由巴金亲自阅读校样

的《雷雨》单行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

版。《雷雨》自问世以来，首先由学生剧

团进行排演，受到观众喜爱，此后演出

越发活跃，被改编成戏曲、电影、电视剧、

舞剧等众多版本，但依旧常演常新。

今年是《雷雨》剧本发表 90周年，历

经90年岁月淘洗，《雷雨》在一代代读者、

观众的思考、审视下，依旧读不尽，演不

尽，历久弥新，葆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本

期特邀祝宇红、毛夫国两位学者撰写文

章，回顾《雷雨》舞台演出的鲜活历史和

多版本编导演团队的改编实践，探究不

同时代背景下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背

后蕴藏着的深刻文化意涵与社会价值。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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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由文学家巴金推荐，《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

第三期上发表

本专刊由本专刊由《《文艺报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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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北京人艺演出《雷雨》。第一阶段演出59场，观众达53000余人。

在最后一场的演出结束后，曹禺和全体演职人员签名留念

▲

▲

《雷雨·序》手稿

《雷雨》，曹禺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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